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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播音语言质与形的问题，认为播音创作是唤醒激活文字生命力的过程。传播主体只有将所理解的一

定的语言意义，传播视角，见解态度融于言语形态，才能真正让接受主体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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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播成为显学的今日世界，语言的力量日益呈现其无穷的潜质。有声语言作为其在传播领域再现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的直接中介，其地位的显赫已为众人皆知。然而，以有声语言表达作为职业的播音员、主持人往往因其

“显赫”地位而被蒙上一层“光环”，社会甚或本人有时竟也不免对其有卓然超群、特立独行之感。这是“新闻主

播制”、“主持人中心制”这样一些机制和形式最容易造就的某种现象。它是心理的，也是形象的。形象是心理的

外在表现，既包括形体形象，更包括语言形象。形体形象一般通过服装、发型、举止、眼神体现；语言形象则以音

色、音量、节奏、语气表露。凡体现、表露在外的，必能追寻其内在的依托和智能。我们透过显现在外的“光

环”，想要挖掘和能够挖掘的正是播音语言的质与形。质就是灵魂，形是灵魂的附着。在这个意义上，形就是质，

形质不可分离。 

一 

为什么一个时期来，人们评价播音员、主持人总被冠以“花瓶”、“花旦”、“明星主持”、“大腕主持”，

把有声语言表达有无文稿依据作为有无思想或播音、主持的分界呢？花瓶、花旦、明星、大腕是人们对播音员、主

持人外在形象、社会名声与金钱地位的直觉直感。把有无文稿看成有无思想且以此来区分播音、主持，则不是无

知、就是误解。 

从创作思维流程看，播音看似有稿，但备稿和播稿的整个过程，实际上都充满着由稿件引起的发散性思维，有

形象的，有逻辑的；主持看似无稿，而主持前的准备和主持中的即兴发挥，也少不了节目所需的综合性思维，有抽

象的，有具象的。而人们一般从表现形态看，往往认为主持可以自由发挥，有自己的内功；而播音主要转达别人写

的稿件，那就一定较少动自己的脑筋。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如出其辙，意志薄弱，得

过且过。备稿的淡化或简化就是一个例证。他（她）们以表述的流畅为满足，以为流利就是目的。殊不知，流利而

不留心，关键词、重点句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激不起他（她）们心中的波澜，流利便形同虚设。与不流利相比，

只能是半斤八两，而与虽不流利却有亮点的语言相比，受众也许真还被那并不流利的所吸引，“内容为王”在这里

确实占了上风。 

我们虽然不否认流利是播音表达的基本功之一，这就如同我们要求播音系学生每天清晨的练声，那是对嗓音的

训练，对气息的把握，对识读能力的提升。流利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受众是不能忍受屡次三番那断了线的“风筝”

的。他们希望从你嘴里了解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不希望老打断他们的思路，使他（她）“想象”的“风景”扫兴，

使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落空。 

语言可以抒发自我，也为了服务于交流。形成文字的背后，是作者试图把他对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信息和认

识传达给读者。但是，作者的所知所想一旦形成文字，便如白纸黑字，铁板钉钉，难以更动，它成了静止的水。想

让这潭水激活，作者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靠读者自身调动情思，入情入景，才能重新“唤醒”文字的生命力。

播音员、主持人与文字作者最大的不同和最佳的优势便是和受众一起感知事件，感知生活，感知社会，感知人生，

这种感知交流与仅有“眼球运动”相比要更直接、更全面，声音所负载的会更有涵养和分量。因为作者和读者交

流，要重新从作者创作的成果开始，播音主持与受众的交流则始终处于进行时态。 

虽然如此，受众真正意义上的所见所听又并非如实际生活中那么直接。播音主持从屏幕、电波呈现的形象声音

终究是属于间接的和想象的，那怕他（她）面对镜头和话筒，直接从现场播出，但仍有摄像镜头的选择，各道工序

的过滤。这便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一个区别特征。 

既然是间接的、想象的，而不是直接的、具象的，所谓面对面交流，传者与受者的感受就很容易产生不一致的

地方。那种淡化、简化备稿流程的惰性也就于此滋生。因为在人际交流中你的刻板与无动于衷，谈话立即可以中

断，大众传媒中的有声语言表达，虽说受众可以转台或关机，传者自己却一直可按流程继续，因为传者占有传播的



主动权。也正因为这种主动权缺少监督和指导，播音主持创作过程有时几乎被泯灭。虽挺流畅却无思想，虽有形声

却无情感。有的播音主持就以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状态，给听众造成某种意义上的“传声筒”、“打印机”

的印象。如同人们把“固定腔”说成“播音腔”，不知播音腔本身还是一种语言体式一样，这里的“传声筒”概

念，和齐越先生说的“传声筒”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人们在收听收视过程中，对节目某种声音形态固定不

变、少有新鲜感所产生的比喻说法。我们其实不必耿耿于怀，倒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在播音、主持过程中，究竟揭示

了多少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我们自己感受到多少，又表现出来多少？ 

二 

语言是从劳动实践中，在人们之间认为有必要表达自我、互相交流的情况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结绳

记事到如今的网络世界，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联系，一直是语言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中国的

播音语言经历了有声无形到有形有声，张颂教授将它概括为有声语言和副语言。因为电视屏幕的出现，使人们把播

音员、主持人的服饰、发型、举止神情和其发出的有声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领略和领会，播音主持的难度自然也增

加了。 

从人际交流的实践来看，外在形体给人以第一印象，它也是内在素质的一种流露和展现。但接下去，他（她）

说些什么，怎么说则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就中国人的本性来说，更重视具体怎么做，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怎么

说，往往成为人们交谈中观照其怎么做，能做些什么的信号和标志。这里的难度和分寸全靠传者即播音员、主持人

来把握。 

所谓难度，其实就是我们所论的播音语言的质。这是锦上添花、出口成章的灵魂，是节目内容所反映的人与

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精神之维。张颂教授在谈到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时，提出传播者的两大责任：一是道德和文

化责任，二是志气和志趣。他认为语言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其本质是人文性，这两大责任和语言的人文性正是播音

语言的质之要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传播第一线，本应最具敏感性，但往往一头扎进操

作层面，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在玩儿虚的，什么都往精神上靠、意义上靠，只会模式化，

少生气。因此，在播音语言质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徘徊不前，而质的问题不解决，形的问题便无从谈起。我们这些

年的一些努力，特别在表现形态上花样翻新，在说播形式、采编形式上可谓用功，可是始终没有抓住播音语言的内

核，这当然与采编内容、指导思想有关，也与我们自身对传播责任的要求有关。 

播音语言的质，首先是对传播要义的挖掘。播音基础理论提出的“备稿六步”，其中的播出背景和播讲目的，

正是对传播要义挖掘的有效途径。背景包括文字成稿背景和播出当下背景。文字成稿是单篇、个体的，播出当下却

是几篇、成组的。在这里，播音员、主持人有一个比较、分析、融合、再现的思维表达过程。这一过程中，包含着

对播出对象的梳理和集中。它使得播讲者对所传内容和形式更具针对性，从而促使播讲的欲望更真切、更具内在动

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就稿论稿倾向一直束缚着我们的努力。所谓就稿论稿，即：稿件提供什么，我就表达什么。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正确和合理的。“不要播错一个字”，说明对原文作者和事实的理解和尊重。但问题是，文字

一经转化为有声语言就不再是文字，有声语言传播的进行时态要求它必须是活性的，必须把文字转化成有思想感

情、有节奏韵律的东西才可能与受众交流得起来，才可能感动和感染受众。否则，所谓“传声筒”那种播稿的“机

械运动状态”就始终改变不了面貌。要改变面貌，就不能局限于稿件本身，而应从稿件出发去联想、想象。有画面

的配音，由于事实的具象化，更要求有声语言的贴近性、得体性。从稿件出发又不囿于稿件，这是我们创作的特色

要求。不囿于稿件，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联系跟稿件内容相关的经验阅历，更深刻地认识稿件内容的真实性，促

进表达的生动性。 

拿到稿件，展开想象，深化理解，这只是播音创作的前提。我们所谓的播音创作，必须把理解和表达统一起

来，融会贯通。否则，仅仅是两张皮。两张皮现象，既是挖掘传播要义的障碍也是落实传播要义的天敌。因此，我

们避免就稿论稿，就不能满足于对稿件内容并不陌生、对稿件理解也并不浅薄，而必须落实体现在具体语气、具体

语句中。 

其次，播音语言的质是对传播角度的追寻。如果说，播出背景和播讲目地构成传播要义的灵魂，那么，传播角

度则是体现灵魂的不同方位和方法。同一要义可以通过不同题材和体裁反映和表达，同一题材可以因为体裁和接受

对象的不同，使要义的阐发呈现不同的色彩，更可以因为传达视角的不同，使要义的阐释产生深浅不一的感受。在

这里，文稿作者源于其知识经验、社会阅历、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对同一事件能够展示其独特的视角。主持人、

播音员现场无文稿表达类似与此。但一般来说，这类表达，斟酌、过滤过程远不如文稿形成时间那么宽裕，日常积

累和临场发挥若与所涉范围相吻合时效果就佳，反之则差。而有文稿表达，无论是播音员、主持人还是文稿作者本

人，都有与无文稿表达有了另一种难度。它是传播者依据稿件提供的题材、体裁，对传播意义和接受对象进行综合

分析后确定的。 

难度之一是，形成文字的东西，由于脱离表达本体，成为又一种客观存在。它自身想要反映的世界和作者的倾

向性，作为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而通过有声语言表达这样的文稿，则必须透过文字激活概念和想象。实际表达

中，则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同我们说的善于见文生情，善于将死的文字变成活的语言；二是“照本宣科”，仅仅停

留在见字出声的表层。两种表达效果截然不同，这有前车之鉴、不言而喻。 

难度之二是，有文稿表达必须针对传达者和受传者的不同目的和需要，超越见文生情的层面，转化成传者自己

的语言才能真正达到交流。这里所谓传者自己的语言，并非一定体现传者自身的意志，而主要指表达所需的语言旨

意。传者对于文稿不论激情洋溢还是客观冷静，都一定是传者对于文稿分析、过滤后的反应，尤其是在对文稿所反

映事件的意义和视角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同样是日常积累和现场抒发的化合。舍弃这一化合过

程，传播视角和播音语言质的挖掘就难免落空。 

第三，播音语言的质，必须通过一定的形才能得以体现。播音语言的形，随不同节目、不同题材与体裁而呈现

不同的态，然其形态之核心是语气、节奏。语气是传者对所表达内容情思、趣味在内心引起波澜后的自然流露，节

奏则是其内心活动的外在反映。停连、重音是语气节奏变化进程中的休止、继续和强调。有声语言的训练基础，是

对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的学习运用和掌握。这个训练过程十分艰苦，从句、段、篇到节目整体，或许是分段操

作、循序渐进的。初学者往往以为这些技巧把握纯熟就学会了播音。其实，这只是有声语言训练的其中一项基本

功。在整个语言表达中，这只是一个元素，它必须负载一定的内容，贯穿一定的语言目的，才能让表面呈现的形焕

发生机。  

可是，在播音语言的形态学习和形态表现中，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这便是浅尝辄止或仅仅在形态表达上“钻

牛角尖”。语言表达本是一种精神创造，形态只是精神的自然流露，一旦为形而形，形就枯萎死去，只有注入精

气，才能起死回生。这是有声语言生命力的辨证统一。同样之理，播音语言的质，所谓要义，所谓角度，都还只是

头脑中、视线上对内容形式的认识和把握，如果没有表达者自身在咀嚼、消化后将其附着于一定的形态，受传者就

永远不可能感受到，也不可能真正体会到传者想要表达的一切心理活动。因为受传者只有通过一定的语言形态，当



然是负载着一定的思想感情运动的语音形态，才有可能促使他（她）内心对此产生一定的共鸣而激起感情的波澜，

从而在他（她）心灵中爆发出另一种力量。这里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是，质必须附着于形，形必须体现着质，两者

只有浑然一体，才能使语言富有活力。而日常播音、主持中，所谓“固定腔”往往就是在语言形态上故弄玄虚、故

作多情或僵化不变而讨人嫌。 

三 

我们对质的强调，并不意味对形的探索的否定。 

播音语言的形，如前所述，首先必须明确其根源于质，是质的流露和反映。而且应当指出，这种流露和反映，

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西方一些哲学家、美学家认为，创造的活力在心灵、在精神，一旦付诸于形，活力便

消失了。叔本华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用语言表达，思想就‘死亡’了。”雪莱也说过：“当写作开始时，灵感就

已衰退。”然而，创作者思想的死亡、灵感的衰退，却因为有了语言和写作之形，才有可能碰撞出接受者思想和情

感的火花。我国舞蹈家杨丽萍谈到舞蹈艺术时认为“舞蹈是跟神沟通才跳舞，是感觉在起舞。”这里，“悟性很重

要，它发挥了人的观察力、想象力。”同时她又说过，“《绿春》那个神鼓，可从盘古开天打起，有几十套打法，

很奇特，在舞台上把它记载下来还是一个手段。”“《云南映象》不是什么作品，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语言作

为传播媒介，也有同样的道理。播音语言质之高尚、纯洁，无一不在形之晶莹、剔透中展露。不反映质，没有文化

内涵的形态、声线是苍白的；有文化内涵的质，如若得不到恰当的形态、声线的表达，也是无力的。形对质的反作

用、反弹力，总是制约着质与受众交流和感染的程度和力度。 

第二，语势和节奏是构成播音语言的形的重要内容。所谓语势，“是指有声语言的发展趋向和态势”。所谓节

奏，是指有声语言的抑扬顿挫和回还往复。有声语言传播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词语的轻重格式，句子的停与连，篇

重点和句重音。静态分析时似乎有些机械，实际使用中，依托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由语气把它们贯穿起来，形成

一定的声音走势。一般说来，声音走势反映并实现着传播目的。 

 “此刻，我就端坐在台下，凝视你指尖细腕间的灵气与神韵；凝视你轻盈的身影流泄出的丝丝入扣的生命律

动。”两个“凝视”，从指间细腕到轻盈的身影，那“灵气与神韵”，“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 并列中有递进的

上山类语势，无疑是作者对眼前所见所感的声音再现。“生命律动”几个字的音时，之所以不能太短太促，一是情

感抒发的需要，二是与灵气神韵对应的需要。同样之理，“我永远记得那翩若惊鸿的惊艳之美，那一番高贵脱俗的

风韵。”这里的“风韵”，只有处理成“风——韵——”，才能和“惊艳之美”相协调。 

“一别十多年，我又见到了你。你依然保持着天使般的容颜。十年的积淀，使你的气质更为神秘清冷，你的舞

蹈依然充满灵气，仿佛天籁，真纯而幽雅。日、月、山、林、羽，五个篇章两个小时，我分明感受着你对人生、对

家园、对自然、对理想的那一份真心、真情、真感觉。”为什么“仿佛天籁”后的逗号要以冒号对待，并紧接下

句，因为这是补充说明，不紧接就不能让人具体感受如风、如流水般的舞蹈姿态。而“真心、真情、真感觉”之所

以要用波峰类代替上山类，正是因为感觉总在心中涌现，声音只有往里收而不是往外扬，才能体现真，避免假且外

在感。 

有声语言的传播语势是在不断变化中推进的。无论小溪流水还是大海奔腾，不同的流向和势头必然伴随着一定

的节奏，形成一定的风格。有声语言的节奏和速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语节的疏与密和速度的快与慢关系更为直

接。新上手者所谓“刹不住车”往往跟不会处理语节，只会一个词语紧接一个词语、一个劲儿往前冲有关。它产生

的后果，表面上看是无框框束缚，实质上却是对语节的把握心理没底。新闻需要有密集的信息，语节密、速度快，

给人一种流畅感。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速度就是节奏，以至于有的编辑老爱用速度快慢来衡量播音

员、主持人播报新闻的能力。其实，节奏有一定的速度做基础，语节密、速度快，语节疏、速度慢，这只是形成节

奏的一个元素。节奏要求还有更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一定的速度必须要有一定的抑扬顿挫和回环往复做前提。抑

扬顿挫是作者意图和文章（节目）脉络的直接体现。意思的主与次、音调的重与轻、声音的虚与实、明与暗等等方

面元素，都使最后形成的节奏有了不同于看文章时产生的感觉。因为这些元素饱含着传播者极其细腻的思想感情和

态度、分寸，这也就是外在节奏的内在含金量所在。这些元素的缺乏，使得接收者听到了太多的淡而无味的声音的

流动，“哒哒哒”的快和一字一顿的拖，实质都是单一而无变化，或更客观的说，是只有速度而无节奏。 

第三，播音语言的形直接影响播音语言质的传达。就听觉形象而言，在播音语言的形中，语势和节奏对受众来

说是最直接的。而对播音员、主持人来说，却只是最后的体现而已。因为对于语势和节奏的把握，不仅仅是词语、

段落、篇章，而且包括对节目/栏目的类型、语言体裁和风格的把握。过去我们有消息、通讯、评论这三大基础件作

为播音体裁的把握对象，如今，光是通讯这一体裁的延伸，就有了追踪报道、纪实报道、大特写、人物专访等不同

手法的写作，这必然带来不同的表达形式。传播者通过有声语言与接受者交流，整体和局部的体会，抽象和具象的

感觉，只有了然于心，又善于随机调节，才能适应传受双方的目的与需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形的研究也是对

质的深化，形的恰到好处才使质更全面、更有效地得到体现，更具感染力地达于受众。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表达模

式让受众不得要领、难以接受，这和传播者把握有声语言的体裁和风格的能力差异不无关系。 

结 语 

播音语言的质与形在播音实践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一对矛盾，又应看成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只讲质不讲形，容

易概念化，只讲形不讲质，容易表面化。评价播音的好坏优劣，应当从质与形的不同层面去比较分析。普通老百姓

可以从一个点、一个方面评头品足，喜爱的、厌恶的。评论者也可以就一个点、一个方面各抒己见、褒贬抑扬。传

播者自身如果一叶障目、以偏概全，那就很容易自我满足或无所适从。无论红得发紫还是无人问津，如果从质与形

这两方面去探索分析，我们就能更冷静、且更进一步地求得质与形的统一和完善。这对调整我们的心态，提高播音

语言的质量和传播效果是实在必要、非常有益，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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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broadcasting languag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ocess of broadcasting is a process of creating that 

activates the language,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announcers’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meaning, the angle of broadcasting, and their attitudes about the content into the morphology of the 

language can they touch the spirit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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